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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它们是曾经光环
簇拥的“四大”——— 普
华永道、毕马威、德勤
和安永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 而今，却被外界调侃为“过劳”的
代言机构。近日，普华永道审计部门一名入
职仅半年的员工、25岁女硕士潘洁由于过
度劳累引发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让“四
大”再度陷入舆论风暴眼。

14 人调查：日均工作 13 小时

小秋(化名)是一
位即将于6月毕业的
重点大学硕士生，几
个月后将成为安永
一名初级审计员。她
为了去安永，放弃了
某股份制银行和一
家地产公司做分析
师的机会。

和所有毕业生
一样，小秋对“四大
节奏”充满激情，特
别是憧憬“四大”的
工作能让她“见识
更多，挑战更多”。
而对于身体压力她
似乎不太在意，“年
轻，应该没问题。”
每年，像小秋一

样选择“四大”的优
秀毕业生不在少数，
大部分人曾在几个
offer(就职录取通知)
间徘徊，但最终还是
选择“四大”。

对于“四大”的
加班现状，记者对
14位来自“四大”的
员工进行了调查。

一位女高级审
计员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工作18个小
时，其中算加班报酬的平均仅为1个小时。用6
小时的剩余时间来支撑起18小时的工作，这
就是一个芳华少女的时间杠杆。她一年三分
之二时间是在这样的节奏中度过的。

另外一位审计部助理经理在过去的一
个月里也过着和上述女高级审计员一样的
日子。她一年中有80%是这样过的。

工作时间会因不同级别、项目不同。记
者粗略统计，14位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平均
每天工作13小时，且多数一年中过半日子

如此。另外，他们平均每天能获得报酬的加
班时间仅有1 .4个小时。

他们并不是铁打的。14人中仅有3人表
示没有离开“四大”的打算，原因多是对现
状不满。
他们大多数怀着对国际大公司的憧憬而

来，希望能够在此充实自身经验，但当辛苦的
工作遭遇冰冷的制度时，则显得身心疲惫。
“一个出卖廉价劳动力换取经验的交易

市场。”一位员工高度概括了“四大”模式。
另一位在“四大”工作两年后离开的员工

对记者表示，她眼中的“四大”人际关系单纯、
等级森严、学习型组织、工作压力大。
“在普华永道工作，提升空间其实不

小，一般做个五六年可以到经理，做12年以
上可以做小主管。可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没
有这么好的体力，可以坚持这么多年。”
2007年进入普华永道工作的孙远说，跟他
同届进公司的100多个人，4年间跳槽走了
很多，只剩下30个人了。
在孙远的印象中，在公司里，从底层员工

干起，干了12年以上的，真就只有一两个人。

“这些人不干小主管谁干啊？”他笑着说。一般
员工如果到高级审计员之后，两三年还升不
到经理，基本就要走人了；再加上还没到高级
审计员就辞职的，因此公司时时保持着较低
的平均年龄，三十五岁以上就算是大龄了，而
且都是级别较高的经理和合伙人。

新老员工在薪酬待遇上有很大差异，
新员工每年会涨一次薪，涨薪幅度在 30%
到 40%；而升任高级审计员、合伙人后，则
会成倍增长，年薪达几十万元。

初级员工

基本月薪六千

员工待遇与事
务所经营状况关系
匪浅。

金融危机后，国
内经济处于持续的
复苏中，IPO市场回
暖特别是创业板的
启动为会计师事务
所发展提供了机遇。

然而，“四大”的
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2008年，“四大”年收
入总和104亿元，而
2009年只有91亿元，
负增长了逾10%。
以审计上市银行

为例，复苏后银行业
绩增长带来工作量的
增加，而四大收取审
计费用的增长往往追
不上前者的步伐。如
在2009年，建行支付
给毕马威的审计费用
较2008年减少3200万
元，安永审计工行收
取的费用亦比前一年
减少 2800万元。最近

披露的银行年报显示，去年中行支付给普华永
道审计费 2.13亿元，甚至比 2007年的 2.16
亿元还少，但与 2007年相比中行营收增长近
五成达 2768亿元。
在创造大量收入的同时，低层员工收入并

不算很高。以前述“四大”所的某广州分所为
例，今年入职的最初级员工基本工资约为 6000
元/月，研究生或以上学历会再增加数百元，招
聘规模百人。这家会所总人数不到 4000人，每
年新进入的数百名薪金较低的低层员工占了
不小一部分。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等

看到潘洁患脑膜炎去世的消息，
黄洁(化名)“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
月前，她刚刚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的安永递交了辞呈，回到三线城
市的家乡。潘洁之死的消息发出的当
天晚上，她收到了一个以前同事的短
信：“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黄洁高考考入一所知名的财经大
学学习财务管理，毕业后，像很多学财
务的同学一样，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四
大”。然而，黄洁从小身体就不好，打针
吃药是家常便饭，入职几个月后，进入
忙期，她就开始觉得撑不住了。

公司在市中心，工作到夜里两三
点是家常便饭。为了尽可能多睡一会
儿，她搬到了公司附近——— 尽管租金
昂贵，但可以不用挤地铁，每天下班步
行 5 分钟就能到家，回家之后倒头就
睡。因为身体比别人要差，她放弃了所
有娱乐，一年多来没看过一场电影。

“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没有新鲜
感，这些我都能忍”，但让黄洁最终下
定决心辞职的，是一份体检报告。这份
报告显示，由于每天面对电脑伏案工
作 14 个小时以上，她的视力严重下
降，眼镜度数从过去的 100 多度涨到
400 度；刚刚 24 岁，竟然就已经血糖
高、胆固醇高，还有脂肪肝；同时，颈椎
的疼痛长期困扰着她。

“爸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就是希
望我能在大城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高薪、写字楼坐班，这些我都实现了，
但我的身体却垮了。”黄洁说，医生建
议“早睡早起、少进食、不吃夜宵、多锻
炼”的健康生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天
方夜谭。

经过半年的考虑，黄洁像很多同
事一样，跳槽了。但她却没有跳到别
的外企或投行，而是选择了回家。“这
份工作适合有体力、有激情的人，而
不是我。”她说。

被高薪透支的青春
一位“四大”女员工的

亚健康生活状态

“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

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献出
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网友余天寅在转发潘洁之死的

微博时说。

“四大”的围城

格个案


